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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数时代

朱先生只希望女儿快乐成
长，有一技之长。他知道，“大多
数孩子都过着普通的人生”。

胡兰今年给小柚报了两
所民办初中，在学校官网报名
并发送小柚的简历后，她看到
群里的家长在讨论要不要去
学校寄一份纸质的。

一年多前，A市要求严禁
将各类竞赛获奖证书作为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依据。但
家长们心里打起了鼓。“嘴上
说不收，最后万一还是看，那
我们没寄的不是亏了吗？”

最后，胡兰还是打印了两
份简历装进信封，特地晚上跑
到第一家学校门口，“白天人
多太显眼”，她把简历默默放
在门卫信箱准备走时，值班室
的一位保安走了出来。

对方一看就知道她“是怎
么回事”，“说学校不收纸质简
历，关注学校官网在网上投”，
保安大叔比较热情，还安慰她
不要着急不要焦虑。

胡兰也不好意思再为难
人家，只能将简历拿回去。等
到了第二家学校门口，她直接
把简历放下掉头就走，保安也
没追出来。“就为了一个心安，
至于怎么处理（简历）就是他
们的事了”。

2018年2月，教育部、民政
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
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
知》，提出将“进一步提高中小
学教育教学质量，完善学校服
务、强化学校育人功能，缓解
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
的依赖”。不久后，教育部再下
文，全面取消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等全国性高考加分
项目。

女孩小艺（化名）今年上二
年级，父亲朱先生既不打算让
她去学奥数，也不会逼着她上
民办初中。当初在选择小学的
时候，他就没有冲着民办小学
去，而是选择就近入学，“希望
孩子可以自然发展，让孩子快
乐一些”。一年级的小艺和当
初小柚一样，回到了家没有作
业，每天看看电视跳跳绳。多
余的时间参加了学校的民乐
团学习琵琶。每次她考了几
分，学习怎么样，朱先生与妻
子并不是特别在意。

等二年级，课程压力稍有
加大，小艺明显有些落后，别
的孩子的作业上经常有五角
星，但她拿不到，情绪也受到了
影响。朱先生觉得，要改变学习
策略了，“她不是学习不扎实，
是学习习惯的问题，我们决定
帮她纠正过来。”为此，夫妻俩
每晚都陪着小艺一起交流作
业，还给她最薄弱的英语报了
辅导班。在陪伴的过程中，朱先
生夫妻与女儿间有了更多的交
流和了解，他们能发现小艺身
上的问题，小艺也能从某次成
绩提高过后收获信心。

至于未来，朱先生不会让
小艺去上奥数班，因为不适合；
他与妻子也不苛求小艺考到名
牌大学，只希望她快乐成长，有
一技之长。他知道，“大多数孩
子都过着普通的人生”。

据澎湃新闻

在小升初的圈子里有一个名词叫“口奥”，意思

是口头回答奥数题。叫停奥数赛后，一些热门民办

初中在面试中将“口奥”作为考察孩子的形式之一。

竞争是如此激烈。胡兰不无担忧，今天奥数没了，明

天会不会还有另一个“奥数”？

“减负”下的焦虑

她看着各种停赛通知、竞
赛现场图片，很是迷茫，“没有
了杯赛，我的孩子该如何竞争
升学？”

3月10日，家住华中地区
W市的刘星月和女儿小雨（化
名）刚收拾好书包准备出门，
走到玄关时刘星月看了一眼
微信群，“今天世奥赛五六年
级考试取消”。刘星月愣在那
里，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

虽然小雨嘴上什么都没
说，但刘星月知道，女儿多少
还是有些失落的。对于面临升
学的六年级学生来说，三、四
月是极为重要的“杯赛月”，这
是他们拿到竞赛奖项最后的
机会。平日里小雨不仅要上数
学培优班，整个寒假她也都在
刷题。“虽然孩子不是‘牛娃’，
参加了也不见得能拿奖，但感
觉付出的努力都白废了。”刘
星月说，这一天女儿哪也没
去，就待在家里做作业。而她
拿着手机，看着群里闪过的各
种停赛通知、竞赛现场图片，
很是迷茫，“没有了杯赛，我的
孩子该如何竞争升学？”

这个问题，华东 A 市的妈
妈胡兰也曾焦虑过——— 2017
年，当地的几大奥数杯赛逐一
被取消或暂停。她的女儿小柚

（化名）今年上五年级，如今到
了“小升初”择校的关键时期，
此前，她已经在奥数班培训四
年。在小学之前，小柚上的是
一家民办幼儿园，从那时起胡
兰就给女儿报了英语培训班。
等到幼升小的节骨眼，小柚的
幼儿园同学有八成去了民办
小学，她自己根据片区划分上
了一家公办小学，胡兰形容其
为“菜小”，意思是并不那么出
色的小学。

选择公办小学，胡兰是想
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她觉
得“小学的知识点就那些”，就
算学校教学水平有差异，也不
会太大。在小柚开学前一周，
由教育部拟定的文件《小学生
减负十条规定》于2013年8月22
日起开始实施。小柚成了第一
批“减负”的孩子。文件中要求

学校零起点教学、不留书面式
家庭作业、考试取消百分制改
用等级评价制（优良合格待合
格）等。

上了一年级的小柚每天
都早早地被奶奶接回家，不用
做作业，也没有多余的习题，
看电视、在绘本上涂涂写写成
了她的“课余生活”。到了晚
上，胡兰下了班把女儿接回
家，问她今天有什么作业，小
柚总是说在学校就做完了，然
后让胡兰在备忘录上签字。

起初胡兰也没在意，觉得
刚上一年级的孩子每天都轻
轻松松也很正常。但时间久
了，她开始犯嘀咕：女儿到底
学了多少东西？能掌握吗？

直到某次“质量调研”考
试，胡兰把女儿的试卷与往年
对比，发现有些题目难度还是
减负前的。等到了二年级，小
柚说班里不少同学的英语卷
子算下来都不及格。

“卷子难度一点没降低，
但作业没有了”，胡兰有些着
急了，她开始给女儿买课外练
习，但小柚明显有些抗拒。胡
兰忧心忡忡，觉得自己不能什
么也不做，任由女儿“放养”。
她开始在各种微信交流群里
分享自己的困惑，向一些“过
来人”寻求经验。在这个过程
中，她听说了一条“游戏规
则”：到三四年级考奥数杯赛，
以备上好的初中。

A市约20年前就取消了
“小升初统一入学考试”，取而
代之的是“就近入学”。这项政
策的初衷是提供普惠的教育。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
曾表示，“小升初”要防止简单
地照搬高考选拔性考试的做
法，因为小升初是义务教育的
一个阶段，带有强制性的，并
非选拔制的教育。它与高考在
目标、方向、人才培养的模式
上都有所不同。公办教育之
外，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社
会力量办学条例》鼓励社会力
量办学，俗称“民办教育”。此
前十多年里，涌现了一批优秀
的民办中学。A市不少民办初
中的升学率高于公办中学。

胡兰想让女儿上好的民
办中学。她决定拼一把。

“游戏规则”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各个
杯赛之间奔波努力，她紧张焦虑，
又一次想到了培训班。

在小柚一年级下学期，胡兰在
培训机构报了一个数学提高班，每
周上一次课，学的练的都是奥数题。
培训机构的家长群里很有些硝烟
味。一位二年级孩子的母亲表示，她
的近期目标是小升初，中期目标是
中考，终极目标是高考。胡兰形容，
小升初是“必争之地，无处可逃”。

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小柚每
周末上45分钟奥数课程，结束后有
六道课后练习题。每次上课，胡兰
就坐在教室最后面，一起跟着上
课、做笔记。在她看来，培训班“上
课氛围很好，学一学感觉还不错”，
但女儿并不是很喜欢。到了三年
级，母女俩因为奥数题发生了很大
的分歧。一是上课时长变成了一个
半小时，二是难度加大，小柚很多
题都听不懂。“她学不会我教给她，
她还是听不懂。”

在二年级的那个暑假里，课程
安排变成了连上五天，小柚再也跟
不上进度，压力越来越大。陪着小
柚一起上课的也换成了她68岁的
奶奶。某天晚上胡兰去婆婆那接小
柚回家，婆婆偷偷把胡兰拉到一
边，“别去学了，孩子昨天晚上在被
窝里哭了，闹脾气不想学了。”婆婆

说，小柚没办法吸收课堂上的内
容，有些题目连她也听不懂。胡兰
听完很触动，再一看小柚的脸色，
满脸的不高兴和不情愿。她就和女
儿说，“我们再试试看，如果你觉得
还是不行，我们就不学了。”

小柚勉强答应了。然而结果依
旧不尽如人意。有次胡兰拿出小柚
在学校里的数学卷，“2+3本来应该
等于5，她会出来6。”她觉得，这不
是看错的问题，是孩子的基础没打
好，对数字和符号的感觉很差，学
的东西都混到了一起。她下定决
心，“是时候停下来了”。

三年级开学后一个月，胡兰带
着小柚一起去培训机构把钱退了，
回头就带她去公园玩。退费的时
候，小柚欢喜的不行，在一旁又蹦
又跳。在接下来的一个学年里，胡
兰给小柚请了语文和数学的私教，
回归课本巩固基础知识。之后小柚
的数学试卷准确率提升了一些。但
家长群里关于奥数杯赛和升学面
试的讨论，就像海浪般一波一波拍
打在胡兰的心头。看到别人家的孩
子都在各个杯赛之间奔波努力，她
紧张焦虑，又一次想到了培训班。

在小柚四年级的时候，她和女
儿商量，“我们再试一次看看”，这
次她选择了另一家培训机构，“纯
属心理安慰”。等到小柚五年级，她
们还是放弃了。胡兰说，她不觉得
奥数有什么问题，但的确不适合自
己的女儿。

“敲门砖”

怎样的简历算是优秀？“考到
奥数杯赛的奖状啊！”奥数奖状的
得之不易使它被赋予亮眼的光环。

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发布了
奥赛成绩不得与招生挂钩的“奥数
禁令”；2013年教育部重申，必须斩
断奥数与招生挂钩的利益链。但

“游戏规则”仍在继续。
在A市，民办初中通常早于公

办招生，家长可以向心仪的民办学
校投简历，学校会择优通知面试。
如果孩子的简历足够“豪华”，那么
不仅获得面试的概率增加，顺利录
取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怎样的简历
算是优秀？“考到奥数杯赛的奖状
啊！”奥数奖状的得之不易使它被
赋予亮眼的光环。半个世纪以前，

华罗庚等数学家把奥林匹克数学从
苏联带到中国，为的是提高数学科
学兴趣、发现和培养人才。作为一种
特长选拔，“奥数本来就不是给大多
数学生准备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多届IMO国家队领队熊斌曾表
示，资优生在同一个年龄段大概只
有5%。他补充说，这不代表资优生
就要去学奥数，“只有课堂上学数
学比较扎实，学有余力同时对数学
又特别感兴趣的学生才适合学。”

但奥数比赛发展至今已被功
利化，成为升学“敲门砖”。在小升
初的圈子里有一个名词叫“口奥”，
意思是口头回答奥数题。叫停奥数
赛后，一些热门民办初中在面试中
将“口奥”作为考察孩子的形式之
一。竞争是如此激烈。胡兰不无担
忧，今天奥数没了，明天会不会还
有另一个“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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